
判決書上的惡靈

受難者：陳武鎮

訪談對象：本人

訪談時間：2014 年 7 月 10 日

訪談地點：臺南後壁工作室

陳武鎮小檔案

1949 年　出生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

1969 年　進入左營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時，在性向測驗卷上書寫反對國民

黨字句，被以「叛亂罪」移送軍法審判

1970 年　以懲治叛亂條例判刑二年

2004 年　臺南縣新營國小美勞教師退休，專事創作

2007 年　在總統府展出「虛擬巨惡」10 幅；綠島人權園區駐村三星期，

創作「火燒島狂想曲」系列作品 43 幅﹔油畫作品「政治犯系

列」、「虛擬巨惡系列」共 24 幅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出 

2008 年　油畫作品「虛擬巨惡系列」在臺灣民主紀念館展出 

2010 年　綠島人權園區「風中的名字」特展

2011 年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消失的家人」特展

屏東美術館「夢回泰源」油畫邀請展

高雄市文化中心「虛擬巨惡」油畫個展 

2013 年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腳踝上的春天」油畫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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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南市後壁區的一片田野之中，曾是國小老師的陳武鎮，退休

後在這裡成立了一間工作室，全力進行他的藝術創作。

陳武鎮看著這一百張的「虛擬巨惡」系列畫作，每張畫上都有一

張扭曲模糊的臉孔。他很清楚這些都是當年白色恐怖時代，受苦受難

的臺灣人民臉譜。

  陳武鎮說：「二十歲剛被囚禁時，我最常想到的一句話是：『誰

無父母？誰無子女？』獨裁政權崩垮後，我終於能�比較冷靜地推想獨

裁者的心態。獨裁者把邪惡和恐怖的面具戴在平凡百姓身上，眾囚皆

是虛擬的巨惡，獨裁者以虛構來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獨裁者看到的

其實是他自己邪惡和恐怖的真面目。」

陳武鎮在他的工作室中分享他的白色年代史。（許清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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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山下的童年

陳武鎮出生在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此處雖然屬於偏鄉小村，但

一抬頭就可看到壯麗無比的大武山脈，猶如天地的父親，始終眷戀這

塊土地。

陳武鎮回憶說：「我小時候每天看到大武山高聳入雲的雄偉身姿。

尤其每當雨季的大雨降下，山上出現無數大小瀑布，我在山下可以很

清楚看到水瀑湍流的情景。讀國中時，還騎著腳踏車到達大武山下的

來義鄉，眺望雄偉的大山。大自然的變化，讓人感到無比的感動。」

陳武鎮的父母在村裡開設中藥房，原本家境不錯。那時讀初中就

要經過嚴厲的聯考，起初考上東港中學初中部，這個成績令他不甚滿

意，他只讀了一個學期，就插班考上省立潮州中學初中部。

陳武鎮最初替自己訂了一個目標，他想跨區考高雄中學。不料，

家裡經濟狀況卻一落千丈，他還曾經親眼見到家人借錢度日的慘況。

由於當時讀師專完全由公費支出，對於家裡的負擔最小，他因而報考

師專聯招。經過一陣努力，他終於考進臺南師專，選修美勞組。

開拓視野的師專生活  

當年一般年輕人認為教書是沒前途的行業，有人教書沒多久，就

覺得四顧茫茫，不知目標在哪裡。甚至部分學長在師專畢業後，馬上

去報考高考，寧願賠公費，趕緊離開教職，開創自己的事業天地。然

而陳武鎮進了師專後，不但碰到難得的好老師，甚至有機會讀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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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開拓自己知識的視野。

陳武鎮說：「我在讀潮州初中時，就碰到一名外省籍歷史老師，老

罵臺灣人具有奴隸性，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外省人的印象不佳。當

時我認為外省人的主觀過於強烈。後來在臺南師專碰到王家誠老師，

他同樣是外省人第二代，不過，王老師的諄諄教誨，消解了我對外省

人的偏見。」

除了在課堂上的一般美術課之外，王家誠老師每週六還召集對藝術

有興趣的同學，免費繼續為大家上課。在他的指導下，陳武鎮對藝術

創作產生高度熱情與興趣。只要有空就閱讀全世界的各種藝術理論，

一頭投入藝術的天地。

陳武鎮回憶恩師的種種教誨。他說：「王老師教學相當認真，他的

教法更是自由開放，他經常以引導的方式，讓同學們除了藝術之外，

更有機會接觸音樂文學的洗禮。比方他有時在校園裡碰到我，就會突

然問說，你有沒有讀過《異鄉人》、《西線無戰事》等書啊？他說這

些書不錯，鼓勵我有空去讀一讀。這使得我閱讀的範圍更加寬廣，各

式各樣的藝文書籍，我都拿來看。」

陳武鎮自己也摸索出更多元化的閱讀方向。只要一下課，他就往臺

南市東門圓環附近的一家舊書店跑。那時他看到柏陽、李敖所寫的書，

還有當紅《文星》、《筆�》等雜誌裡的政論文章，這些作品讓他大開

眼界，拓展閱讀視野，發現原來臺灣的政治文化竟然如此保守。他受

到這些文章的影響，開始對於政治現狀展開思考，並且感到迷惑。

這個問題陳武鎮請教了王老師。王老師回應說，當時臺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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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算是「開明專制」。王老師的說法，略為解開陳武鎮的迷思。他

全心全意投入藝術創作的學習，連寒暑假都不回家，就在美術教室打

地鋪，不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時光飛逝，他如此度過了五年的師專

生涯。

惹禍的性向測驗

陳武鎮自認一向循規蹈矩，不可能有跨越社會紅線的問題。想不

到一個小小的玩笑，讓他在當兵時蒙受不白之冤。他畢業後，服役時

被分發去海軍擔任艦艇兵。他進入左營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接受訓練

時，中心要大家填寫性向測驗，好進行日後工作分配。

陳武鎮回憶說：「性向測驗的考卷，分成問題卷以及回答卷。但

是我太早寫完，在問題卷背面，用鉛筆塗鴉寫了『反中央反對國民黨』

等字。我原本要在收卷前擦掉，想不到卻提前收卷。晚餐時，我食不

知味，心底天人交戰，不知是否要向上級主動報告。後來我下定決心，

向輔導長報告這件事。」

陳武鎮隨後被送進軍中的禁閉室，原本他以為該案已主動報告，

應該沒什麼事才對，關個幾天就會出來。沒想到這一關，卻關了長達

四週的時間，猶如滿城風雨要撲天蓋地而來的趨勢，讓他的心情格外

忐忑不安。關了四週後，司令部政戰部門首先傳他去詢問案情。接著

他被移送到左營軍區看守所，接受正式的訊問。

從檢查官訊問、起訴到判決，陳武鎮在軍區看守所待了半年，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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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本冷冰冰的判決書，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判處二年有期徒刑。

陳武鎮說：「當時在看守所內，瀰漫著一股詭譎氣氛，不少獄友告

訴我說，如果上訴，官方會認定你根本不想悔改，到最後的結果，刑

期會愈判愈重。我聽了他們的建議，沒有再上訴，接受兩年的刑罰。」

引人側目的重刑犯

陳武鎮被判刑後，有一天，他被押上軍車，車子一路開過高屏大

橋，行駛過漫長的臺一線，一路往南方開去。

這條道路的前半段，是以前陳武鎮從臺南回屏東的返鄉路線，如

今走在同一條路上，他不但不能回家，更即將被發監到遠方服刑，內

心感嘆可想而知。軍車在楓港的汽車站停了下來，讓他下車如廁。

陳武鎮清楚記得：「當時整個車站的人都直盯著我的手看，上了

陳武鎮判決書系列，將政治惡靈勾勒在判決書上。（許清河／攝影）



手銬，旁邊還有軍人押解，可能以為我是犯下哪一條滔天大罪的重刑

犯吧！異樣的眼光，使我非常羞愧，穿的是短袖，連想拉袖子來遮擋

一下也無法。」

軍車一路往南迴公路開去。經過一路顛簸，終於到了臺東泰源感訓

監獄。陳武鎮說：「我被關時是 1970 年。原本被關在綠島監獄的政

治犯，因為綠島監獄重建施工，都被送來此處。當時著名的泰源事件

剛處理完畢。泰源的管理比起之前更加嚴格，雖然不用做什麼苦工，

但整日囚禁，吃飯、洗澡、如廁，十三、四個大人擠在不到五坪大的

斗室之中，彷彿是一座身體與心靈的煉獄。」

每當午夜夢迴時，陳武鎮還以為自己是不是瘋了，竟然不在外面世

界工作，卻來到這個荒謬世界，只能過一天算一天；更嚴重懷疑自己

一直在噩夢裡徘徊不去，被關鎖在高聳圍牆的深處，哪裡也不能去。

陳武鎮後來發現自己沒有瘋，因為他在獄中看到許多「政治犯」，

像柯旗化、陳映真等人，都是很有學養的文化人，且大都被判重刑、無

期徒刑。他認為是獨裁者心懷不軌，刻意製造出這麼多良善的政治犯。

陳武鎮剛進入泰源監獄時，先在獨居房「被觀察」一星期，然後

再分配到一般牢房。有一次晚餐後在牢房中繞圈步行時，跟臺南縣人

林書揚 1 先生走在一起，林先生一開口就說：「毋管汝是為啥物原因

入來的，汝一定愛共這二冬的 mâi la-s 變做 phô la-s。」（不管你是

為何被關到這裡，你一定要使生命中的這個負號變成正號。）

01　林書揚（1926 － 2012），臺南縣麻豆鎮人，捲入 1950 年的麻豆案，判

處無期徒刑，一直到 1984 年才釋放，成為坐牢最久的政治犯。1986 年，

林書揚發起成立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有上千人參與，2012 年病

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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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句話當時對我造成震撼，而且一生難忘。震撼的原因有二：一、

這是被囚以來第一次有囚犯給我鼓勵，而且鼓勵的話出現得很有文學

味。二、這是一位無期徒刑者給兩年有期徒刑者的話，也就是一位不

可能出獄的人對不久就能出獄的人的鼓勵。

那時，只要不跟政治有關係的書，都可進到獄中圖書館，像園藝

類的、名人傳記等。陳武鎮在獄中，替自己擬定語言學習時間表，一

方面加強英文，一方面學會日文。他說：「另一位睡在我旁邊的獄友

郭振純先生 ，也是被判無期徒刑，他精通西班牙文、日文，當時有

很多畫冊都是日文版的，我的目標就是要能閱讀日文畫冊，就向他學

日語，六個月時間，我就能�閱讀日文書籍了。」

出身臺南府城的郭振純先生也開解了陳武鎮早年對「開明專制」

的政治迷惑，當陳武鎮請教郭先生時，他不假思索立即回答：「開明

不會專制，專制不可能開明。」

人生路重新出發

在獄中打下堅實的英文基礎，讓他出獄後，能在高雄親友開設的

英文書店裡工作。美國當時參與越戰，許多美國大兵休假時都會到高

雄市七賢三路逛街。這使得他有很多機會，能與外國人直接面對面以

英文交談，讓他的英文大幅進步。

就在這一段時間，陳武鎮與學妹陳玉珠的感情，愈來愈緊密。陳

武鎮回憶說：「學妹在我最辛苦的時候，常常來看我。當時我認為自

己是個失敗者，但是她卻仍鼓勵我，幫我很多忙，讓我非常珍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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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後，我依然要去當兵，服完兩年兵役，要如何回到社會工作，成為

我生命中的另一個重要關卡。」

陳武鎮快要退伍前的一個月，臺北縣政府寄公文到臺南師專，詢問

他是否還要擔任教職。公文上說，如果陳武鎮不去教書，就得遞出辭

呈。王家誠老師勸他一定要先去報到，並且要誠實交代被判刑的事。

陳武鎮說：「我先到臺北縣萬里鄉小學教書，後來我有機會調回

臺南縣的東原國小，再調新營國小。」

陳武鎮擔心自己隨時有可能失去教職，他重新參加當時的大專聯

考，以國文、英文兩科高分，順利考上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夜間部。

「白天教書，晚上讀書的生涯是很累的，但是五年後也取得成大

的畢業證書了，有機會去工專教書。但我仍留在國小教美勞，非常認

真，還不時發表與兒童美勞相關的教育論文，國立編譯館還找我去編

美勞教學指引。就這樣，我小心謹慎地工作，直到我退休。」 

創作大爆發

2004 年，陳武鎮正式退休，再加上當時政府已解除戒嚴令，他覺

得已無後顧之憂，決心從事藝術創作，太太陳玉珠很支持他的想法，

夫妻一同走入創作天地。他說：「我認為藝術創作者一定要反映真實

人生。雖然出獄後，我的生活受到嚴密監視，直到刑法一百條廢除後，

我終於可以自由自在地創作。當時我被邀請參加二二八美展時，我就

以徬徨少年為主題，作為藝術創作生涯的開端。」

接下來的幾年期間，陳武鎮在藝術道路上摸索創作主軸，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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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身為政治受難者，如果我不做這個主題，誰要來創作？於是，

我開始以人權作為最重要的創作標的。我一口氣創作了『政治犯』、

『虛擬巨惡』、『判決書』、『歸鄉』系列等作品，不但在各地展出，

更出版了好幾本畫冊。」

其中「判決書」系列，2010 年 12 月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公開展出，

將蔣介石當年在各個法官判決書上簽呈的指示文件，放大十倍以上，

如同半個人高度的創作，視覺效果令人震撼。陳武鎮說：「我的背景

油畫畫得很厚，判決書再黏貼上去。兩種材料及主題融合一起，不但

借題發揮，更發揮龐大的藝術創作能量。」

 陳武鎮另一個創作的油畫系列為「虛擬巨惡」，作品高度約有兩

公尺高，裡面主角臉孔扭曲不清，猶如被政治惡靈欺凌的各階層臺灣

民眾。目前這一系列的畫作他已畫了一百幅，展現當年飽受白色恐怖

事件威脅的社會氛圍。 

拒絕和政治惡靈和解

回想當年受難過程，陳武鎮說 ：「在我退休之前，就聽說有補償

條例，受難者申請通過後可領到一筆補償金，但是我沒去申請。只是

不知是何緣故，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判亂暨匪諜案件補償基金會幾

年前還是寄送公文到我家，通知我可以領到 180 萬元的補償金，我卻

一直沒有去領。」

他說：「我不會和這個政治惡靈和解。我認為這整件事，就像是

一名惡霸故意製造車禍把你撞斷腿，卻又給你一點小錢，要求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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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武鎮的「虛擬巨惡」系列作品之一。

（許清河／攝影）



我不領這些補償費，主要是抗議當年獨裁政權所做所為，根本就是不

公不義的事，我不要和這樣的政權和解。」

如今陳武鎮在臺南市後壁區，有個面積極大的工作室，和太太陳

玉珠全心全意投入藝術創作。陳玉珠原本是兒童文學作家，也是臺南

師專美勞組畢業，對於繪畫本來就很有興趣，夫唱婦隨，時常一起開

車四處寫生。

與太太走入創作天地，這對於陳武鎮來說，比什麼都滿足，比什

麼都幸福。他不與政治和解，卻在受難之後與藝術和解，重新築建自

己的藝術世界，挖掘內心及眾人的恐慌，他希望有朝一日，臺灣人能

停止恐懼，勇敢向前。

陳武鎮與妻子陳玉珠在人生路上相扶持，更在藝術創作各擁有一片天。

（許清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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